
新中国留苏学生的“洋”婚（下）
! 李鹏

! ! ! !当时留学生管理处的报告中曾
提到这样的例子：列城音乐学院学习
单簧管的中国留学生何某，平时比较
喜欢和外国姑娘接近，!"#!年曾和
一罗马尼亚女学生接触密切，关系有
些不正常，他们曾在房间里锁起门来
听唱片，有时在一起洗照片至深夜。
!"$%年寒假，使馆未点名地批评了
一下，以后他立即和这个姑娘断绝往
来，在生活作风上也注意了，再没发
生这样的问题。使馆党委认为，国外
环境复杂，何某继续留在国外学习，
有一定危险性，建议暑假回国休假
后不再返回前苏联学习，教育部留
学生管理司同意使馆的意见。再后
来，留苏学生的异国婚恋性质也发
生了根本变化，这种跨国婚姻也越
来越成为留学生政治上的负担和压
力，甚至成为考验留学生能否继续留
学前苏联的最为重要的指标。
曾经在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工作

的陈先玉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
事：“有一次，从基辅来了一位苏军
少校军医，携妻子、女儿来到使馆，
他的女儿要求与基辅某高校的中国
留学生王某结婚。我根据领导指示
精神热情接待，好言相劝，耐心说明
两国之间的差距，可是他们怎么也
听不进去。特别是女儿，一个劲儿地
苦苦哀求，表示‘海枯石烂不变心，
若不同意，就只有一死……’我们不
得已请示国内，他们的婚事得到了
批准。后来，王某毕业携妻子回国。
国家对他很照顾，本来应该分配到
西北偏远艰苦地区工作，改为留在
北京。可是生活上的矛盾显露出来
了。女方想吃面包、牛奶、香肠，可是
国内一来稀少买不到，二来价格昂
贵，王某收入微薄也承担不起。同
时，女方不懂中文，和周围的人无法

沟通，只能和丈夫交流。可是丈夫整
日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到很晚。前苏
联妻子感到非常寂寞，萌生了带丈
夫回前苏联的想法。于是女方又全
家出面，要求中国政府批准王某到
前苏联定居。中方又答应了他们的
要求。后来两国关系恶化，苏军少校
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就鼓动女儿离
婚。离婚后，王某继续留在前苏联，
可是处处受到冷淡和白眼。他曾想
过回国，可是又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就这样坎坎坷坷地过了一生。”

留学生跨国婚姻更多的还是
以分手告终。那些地老天荒的誓
言，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
在涟涟泪水中，前苏联妻子们登上
了返乡的列车，留下的是无尽的挂
念和遗憾。

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中国政
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回忆：“北京政法
学院原科研处长洪增仁，就曾经娶
了个前苏联的媳妇。但这段婚姻后
来也成了一段悲剧。在前苏联的时
候&像这样的婚姻都没问题&但一到
回国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女方究
竟愿不愿意跟你回中国( 这是个很
不好解决的问题。洪增仁回国的时
候&女方不愿意来中国&就留在了前
苏联。刚开始还好点&两个人还能有
邮件往来&到了后来&尤其是中苏关
系恶化后&就联系不到了。而洪增仁
回国后，很痴情，一直没再婚，单身
过了半辈子。”
他们的遭遇，只是当时成百上

千异国婚姻不幸遭遇的缩影。据陈
先玉回忆，)*多对跨国婚姻大多以
悲剧收场。

“岁月如歌”硕果仅存
+**,年初秋的一天，笔者走进

了上海重庆南路上的一座老式楼房
里，这里居住着柳霞（柳德米拉）和
她的丈夫戈宁。采访是从半个世纪
前的列宁格勒说起的。戈宁教授说，
新中国成立前他已是上海交通大学
的学生，因为搞地下革命工作暴露
了，所以受党组织安排撤退到苏北
根据地。%"-%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
.,-名留苏学生中的一员，他被派
往前苏联列宁格勒铁道学院学习。
%"--年 %月，列宁格勒市在沙皇时
代的塔芙丽特宫举办庆祝中苏友好
条约签订五周年晚会，/0岁的戈宁
认识了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四年级
学生柳德米拉。晚会上，两位风华正
茂的异国青年一见如故，倾心交谈。
柳德米拉告诉戈宁，她的父亲是名军
官，参加过卫国战争。战争后期她和
妈妈也去了野战医院，才十三四岁的
她像个小护士一样，帮着照顾伤员。
父亲随军一直打到波兰、德国，可就
在 %"1-年 /月，战争即将结束时，牺
牲了。因有一段在野战医院的经历，
中学毕业后她选择了学医。此后，他
们的交往多起来，一起看电影，一起
散步。戈宁教授还特别提到了两个人
的第一次约会。那天下午，正当戈宁
准备赴约，他的导师找他谈话，谈完
后已经晚了。戈宁赶到约会地点时已
不见柳德米拉的踪影。戈宁很失望，
就在那里转了几圈，正准备离开时，
突然，柳德米拉出现了。原来她先来
过这里，等了一会儿不见戈宁就回家
了。过了一会儿，好像有心灵感应，她
又出来看看。戈宁教授笑称这也许就
是上天的安排。
不过，当时有规定，中国留学生

不能和外国人结婚，所以，他们只能
把这份爱悄悄地埋在心底。随后，戈
宁完成学业回到祖国。但老天似乎

很眷顾这对恋人。在戈宁回国几个
月后，他在北京接到通知，组织上让
他重回列宁格勒铁道学院继续攻读
研究生。当他重返列宁格勒，敲开柳
霞的家门时，柳霞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年，又有好消息传
来，国家政策改变了，中苏公民之间
可以通婚。%"-,年，柳霞大学毕业，
他们在柳霞家举办了一个简朴而热
闹的婚礼。%"-"年，戈宁研究生毕
业，获得了副博士学位。留学生学成
必须回国，这是当时一条铁的规定。
那时柳霞已是列宁格勒一所医院的
医生，不过，既然嫁给戈宁，她愿意
追随他到天涯海角。

回到了北京，国内的生活状况
让戈宁大吃一惊，原来正是物质极
度匮乏的困难时期。在分配工作之
前，他们住在招待所里，由于“内外
有别”，柳霞得到了特殊的优
待———供应米饭和专门烧的几个
菜。但柳霞还是吃不下，到了中国
后，她特别想念面包、黄油。戈宁对
她说，这么好的饭菜你还不想吃，
我们只能吃窝窝头。%"$$年，由于
受到政治上的冲击，戈宁被调回上
海，在上海铁路局科研所当工程
师。经市人事局安排，柳霞到卢湾
区中心医院内科当医生。她可能是
上世纪 $2 至 02 年代上海唯一的
一名外国大夫。从 %"$$年到 %"0"

年，柳霞在上海工作了 /.年，她于
%"0$ 年被评为卢湾区卫生局先进
工作者。%""/年，她还获得了一份
“荣誉证书”，上书：巴巴斯基娜同
志从事卫生工作 .2年，特授予荣
誉证书。
当笔者询问到这些年最大的遗

憾是什么？戈宁教授短暂停顿了一
下，缓缓说出了埋在心中的话'“如

果说最大的遗憾，那就是亏欠儿子
太多。”儿子阿列克谢在列宁格勒与
外婆相依为命，柳霞来到中国后刚
开始只能寄点钱过去，对儿子的思
念时常折磨着夫妻俩，给儿子写信
是交流的唯一方式。随后由于国内
的政治运动影响，夫妻二人递交的
赴苏探亲申请迟迟没有下文。直到
%"0/年，他们才得到了批准赴苏探
亲。当柳霞坐了近一个星期的国际
列车，再从莫斯科坐火车到列宁格
勒，时间已是 %"0.年元旦的清晨。
她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个高大
帅气的小伙子，“这是谁啊？哦，是妈
妈！”儿子又惊又喜。柳霞把日思夜
想的儿子紧紧抱在怀里，泪水喷涌
而出。母子重逢这一刻，实在来得太
晚了。儿子已经是 /-岁的大小伙子
了。令她欣慰的是，阿列克谢“子承
母业”，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市急救中
心当了一名医生。

这样的跨国婚姻在上海有多
少？当笔者询问这个问题时，戈宁教
授回忆当年像柳霞这样和中国留学
生结婚后来华的俄罗斯女性，上海
共有四位；另外三人中，有两人在大
学里教俄语，一人没有工作。但后来
由于政治运动频繁、社会动荡，孩子
没有书读，她们都和中国丈夫离婚，
回前苏联去了。只有柳霞，历经生活
的艰辛、政治的风雨，仍忠贞不渝，
无怨无悔，将自己的命运和上海这
座城市紧紧连在了一起。虽然经历
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洗礼，但是，伉俪
的举手投足之间始终有一种荣辱不
惊的镇定和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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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好男儿程海宝
陆林森

! ! ! ! ! ! ! ! ! ! ! *(+出台新的奖励制度

自从担任上海杂技团演出二队队长后，
程海宝转而将《大跳板》作为了自己的主攻方
向。《大跳板》，是上海人民杂技团的传统大型
集体节目。程海宝主攻力量型的大型集体节
目，可以说是责任重，难度高，练功苦，付出
多，出国机会少。辛辛苦苦地拼搏，出了成绩，
功劳、荣誉都是集体的。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难道是傻了吗？不，他的心里清楚得很。这是
一次转轨，一次展现创造才华和拼搏的机会，
对于他来说，时不我待，机不可失。他说：“我
知道练《大跳板》很苦，但我愿意。大型节目所
体现的，不是苦不苦的问题，而是展现我们杂
技团的实力和演员的演出水平。杂技艺术需
要发展，需要有高水平的大型集体节目，更需
要有人自讨苦吃，我要是能够为此出一份力，
也是尽了我应该尽旳责任。”

程海宝没有用更多的舞台语言进行表
白，而是带着他的团队认认真真地甩开膀子
干了起来。此后十多年，他一直痴心不改，继
承、创新，在他的带领下，《大跳板》不断砸出
了新的高度。

/2世纪 ,2年代末，中国大地掀起了改
革之风。沿习了数十年的旧管理体制，极大地
束缚了劳动者的创造热情。杂技团建团以来，
也是由国家“供给”，保证了演职人员的工资
收入和杂技团日常运转所需要的费用，同时
也抢救了一批濒临消失边缘的传统杂技节
目，推动了杂技艺术的繁荣发展，而与之并存
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平均主义的分配机制束
缚了编演创人员的积极性。

%",0年秋天，演出一队赴江苏镇江、常
州、无锡一带巡回演出。演职人员在报上读到
了一篇文章：《回收一只水泥袋，奖励一分
钱》。犹如一块石子投向了河面，立刻引起了
连锁反应：一分钱？这也算奖励？能起到作用
吗？大家议论纷纷，举一反三，痛感这样的奖
励机制不合理，必须改革。演出队按照合同巡
回演出，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场次，这是“计划

内”。但如果应观众要求
加演，算什么？属不属于
“计划外”？由此创收的
这部分，能不能提取一
定比例的金额，用来奖
励超额演出？如果连这

点都做不到，还有谁愿意加场演出？不如干脆
回家休息得了。

多演多得，不演不得，应该不应该？越议
论，大家越是感到象征性的“一分钱”奖励机制
必须破除。额外加演一场，收入大约为 .$2元，
按 %23比例提取作为奖金，大约 .$元，算下
来，每个加场演出的演员大约可以有 *4$元的
奖金收入。区区 25$元，多不多？平心而论，不
多。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演职人员中引
起的反响不小。演员们喊出了增演增收的“第
一声”。孰料，由于奖励“新政”没有上报审批，
增演增收的改革举措不久便半路夭折了。
改革，遇到了阻力。仍然沿袭平均主义的

“大锅饭”旧制？或者，也实行象征性的“一分
钱”奖励？不！杂技团打算尝试新的分配和奖
励机制。经过充分酝酿，不久便出台了一份新
的奖励制度：《增演增收给予演出补贴办法》。
杂技团下设三个演出队，程海宝负责演出二
队，另外的两个演出队是：演出一队、青年演
出队。《办法》出台以后，牵一发而动全身，三
个演出队的士气大振，人人都想多演出，多创
收。为了多演出，三个演出队都在演出质量和
节目的新、难、奇、巧上下了一番苦功。
上海杂技团的奖励制度改革，得到了主

管部门的支持。上海文化局专门下发文件，决
定在系统内推广试行杂技团的奖励制度改革
方案。文件直指陋规陋习的“痛点”，明确规
定：凡是完成经费指标、演出场次指标（有收
入的）、下厂下乡下部队演出指标等三项指标
后，经费结余可以提取百分之七十作为文艺
演出团体的奖金，其余百分之三十上缴，奖金
的分配使用由本单位决定，主要用于购置业
务设备、集体福利。它的主要精神是增演增
收，国家、集体、个人三得益。

很快，国家文化部也以“一号文件”向各
地文艺院团推广上海的创新和改革举措，在
全国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光明日报》《上
海戏剧》、文化部《文化工作简报》以及相关媒
体纷纷作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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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是曾经震惊全国的沉尸案#著名企业

家为何被杀#公安部门怎样破案#铁笼内到

底隐藏了多少秘密$ 为解开这起骇人听闻的

铁笼沉湖杀人案#公安机关不惜代价全力以

赴侦查追寻杀人证据#耗时两年半#最终揭

开了谜底$

",寻找铁笼

这是一只长宽高均不足 1米的自制铁
质猪笼，这只铁笼沉在百米深的水底长
达840多天。为了让这只铁笼重见天
日，杭州下城警方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前后实施了 1次大规模搜寻行动，终于
使之成功打捞出水，从而完成了全国公
安史上难度最大、足以载入刑事侦查史
册的深水打捞！下城警方为何要如此全
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地搜寻这只铁笼？
这又是一起什么样的凶案？它的来龙去
脉又如何？

+2!1年 !+月 +0日，浙南地区青
田县，千峡湖（即滩坑水库）巨大的湖面
上。冬日已渐渐斜入西侧，湖面上波浪
起伏，寒风一阵紧似一阵。一条钢质驳
艇一直在忙碌，这是杭州市下城区公安
分局“$·!2”专案组的工作驳船。此时，
执行搜寻打捞任务的民警和专家都在
紧张工作，端坐在监视仪显示屏前的专案组
人员，仔细监看着水下机器人“老虎”（简称
678）从百米水下传输回来的每一帧水下影
像，不放过任何一处疑点。四周静寂，人们甚
至可以听得见彼此的心跳。
“这是什么？大家快来看！”下午 1点多，

下城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吴信炎在淤泥翻滚
的水底中，发现了一个形似脚掌的物体。他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不禁“疯狂”地大喊。众
人从未见过一向沉稳镇定的吴大队长竟如
此“失态”，便从打捞工作船的各个位置向船
舱中央飞快地跑过来，围紧在显示屏前。

没错，这是一个人的脚掌，不可能是别
的东西！678操控专家殷宏伟操控着水下机
器人“老虎”，从各个不同角度一遍遍扫描这
一物体———人形脚掌更清晰了，它的轮廓、
形状、表皮……接着，众人又渐渐看清了类
似铁笼档子的铁条。
现场的气氛紧张而兴奋，每个人的心都

被提到喉咙口。一直在打捞现场指挥的下城

公安分局副局长巢震宇竭力控制住激动的情
绪，命令在场的专案组成员反复察看验证。“老
虎”便绕着这目标继续缓缓转圈。专家组一致
确认：显示屏上这一铁笼状器物以及笼内人形
物体，确是已寻找了两年多的此案关键证据。
该物体位于北山大桥 0号桥墩东南方向 1米
处的一条深沟中，距水面深度为 0.米。
“找到了，找到了！”终于，再也遏制不住

兴奋的众人放声欢呼，因长期的
辛劳而累积在身上的压力，一下
子释放出来了。

是的，就在这天上午，持续多
日的第四次搜寻工作又经历了一次
失败，原本以为希望较大的一处水
底，虽经木篦梳头般反复搜索，最终
无功而止。当筋疲力尽的人们知道
又白耗了不少时间精力时，难免泄
气。有几名年轻民警蹙紧眉头，拉着
电缆，嘴里呜呜叫着，恨不得钻入这
深达百米的水底去探个究竟。人们
好不容易才让自己平静下来，一边
继续思索下一步的行动。

正午过后，太阳慢慢西斜，但
天色还未转暗。趁湖面波浪稍缓，
众人调整好情绪，再次鼓起勇气，

准备进行新一轮搜寻。此刻，众人忽地想起
有一位当地船老大说过，北山大桥 0号桥墩
下面，原先是一条七拐八折的盘山公路，两
侧山高约为 %%米。水库蓄水后，这两座山之
间的公路便成了一条深沟。这沟究竟有多
深，沟里有没有容易缠牢“老虎”的异物，这
些都不知道。没错，去那儿探寻不无风险，万
一像上回那样“老虎”被杂物缠住，十天半月
上不来就麻烦了。但在连日搜寻都没结果的
当口，是不是应该去那儿探个险？专案组经
慎重研究，决定在尽力保证人员、设备安全
的前提下，让“老虎”向那个未曾探测过的疑
点移动、搜索，再移动，再搜索……

谁知，数百天的期待和努力，竟然在这
一天有了令人振奋的成果！

众人放声欢呼过后，巢震宇副局长等专
案组成员初步分析，装有人质的铁笼是在往
千峡湖推下去时，先落在了水下的山梁上，
又沿着山坡，翻滚到了山间这条公路一侧，
这个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